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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情
萬里
趙鵬飛

浮
生
若
夢
，
說
的
是
男
人
荒
唐
不
羈
，
日
子
過
得

混
沌
，
比
如
隔
壁
的
大
叔
。

我
小
的
時
候
，
看
着
他
青
色
的
絡
腮
鬍
像
爬
藤
一

樣
，
蜿
蜒
蔓
延
，
和
鬢
角
散
亂
的
鬃
髮
濃
成
一
團
。

略
微
突
出
的
眉
骨
上
，
覆
蓋
着
的
毛
髮
，
濃
密
得
遮

天
蔽
日
。
身
高
不
在
一
百
八
十
厘
米
以
上
，
很
難
透
過
他

的
眼
睛
看
到
他
在
心
裡
藏
着
什
麼
。

天
生
憂
鬱
的
他
，
沒
有
什
麼
正
經
職
業
，
四
處
打
散

工
。
有
時
候
在
北
京
，
有
時
候
在
西
安
，
在
廣
州
也
呆

過
。
過
年
回
來
了
，
話
也
不
多
，
惟
有
在
牌
桌
上
動
輒
就

輸
掉
一
年
積
蓄
的
豪
邁
，
常
常
讓
左
鄰
右
舍
咋
舌
不
已
。

再
有
，
就
是
大
口
大
口
地
喝
酒
，
蹲
坐
在
房
簷
下
，
手
邊

一
瓶
紅
高
粱
或
者
西
鳳
酒
，
脖
子
上
揚
喉
結
滾
動
，
不
知

道
隨
之
嚥
下
的
有
沒
有
酸
澀
。

在
相
貌
上
，
大
叔
和
他
老
婆
很
般
配
。
茉
莉
花
一
樣
的

女
人
，
窈
窕
秀
柔
，
可
惜
一
年
到
頭
，
臉
上
都
籠
着
一
層

樹
蔭
。
年
齡
上
各
相
差
一
歲
的
三
個
女
兒
，
好
似
雪
團
堆

成
的
。
在
院
子
裡
相
互
追
逐
時
，
鈴
鐺
一
樣
悅
耳
的
嬉
笑

聲
，
映
着
小
女
孩
們
辮
子
上
的
蝴
蝶
結
，
日
子
才
有
了
一

絲
明
媚
。

他
們
兩
口
子
不
是
生
不
出
兒
子
。
有
一
回
，
他
老
婆
懷

孕
都
六
個
月
了
，
被
計
生
辦
的
眼
線
給
告
發
，
強
行
引
產

之
後
才
知
道
，
是
一
對
龍
鳳
胎
。

從
此
之
後
，
他
的
話
更
少
，
高
大
的
身
影
走
過
去
，
輕

飄
飄
的
沒
有
一
點
聲
音
，
也
不
知
道
長
年
累
月
他
在
外
面
打
的
是
什

麼
工
，
一
雙
長
腿
也
開
始
羅
圈
。
他
老
婆
倒
是
漸
漸
胖
了
起
來
，
茉

莉
花
成
了
梧
桐
花
，
昔
日
的
美
貌
尚
且
依
稀
可
見
美
，
總
是
懶
懶

的
，
仄
仄
卷
卷
，
一
種
說
不
上
來
的
氣
息
，
包
裹
着
整
個
人
。
也
有

鄰
居
說
是
浮
腫
，
可
是
既
不
是
饑
荒
年
，
又
不
短
吃
少
喝
，
哪
有
人

成
年
四
季
都
浮
腫
，
可
見
是
胡
扯
。

屋
簷
連
角
隔
牆
共
壁
的
，
倘
若
沒
有
了
這
些
飛
長
流
短
的
閒
言

碎
語
拿
來
下
飯
，
鄰
居
們
的
閒
暇
生
活
是
多
麼
的
無
聊
和
枯
燥

啊
。他

老
婆
被
引
產
時
，
也
被
紮
了
輸
卵
管
，
徹
底
絕
了
生
兒
子
的
念

想
，
他
回
家
的
次
數
就
更
少
。
偶
然
在
春
節
裡
撞
見
，
昔
日
輪
廓
清

晰
的
臉
，
全
然
淹
沒
在
雜
草
叢
生
的
鬍
鬚
裡
。
微
聳
的
眉
骨
之
下
，

一
雙
星
目
全
然
沒
了
精
神
。
歲
月
填
不
平
的
溝
溝
壑
壑
，
只
要
沾
染

上
一
種
情
緒
，
不
用
多
久
，
山
河
都
會
改
了
顏
色
。

再
後
來
，
聽
說
他
一
直
在
北
京
，
呆
着
不
回
來
。
直
到
有
一
天
夜

裡
，
他
獨
自
在
路
上
走
着
，
被
一
輛
裝
滿
了
建
築
垃
圾
卻
超
速
的
泥

頭
車
撞
得
飛
了
出
去
。
等
他
結
結
實
實
地
落
在
地
上
時
，
懷
裡
揣
着

的
酒
瓶
子
，
跟
着
光
當
光
當
的
滾
了
好
遠
，
但
沒
有
碎
，
他
的
一
生

卻
就
此
戛
然
而
止
。

料
想
之
中
的
哭
天
搶
地
，
料
想
之
中
的
惺
惺
落
淚
。
左
鄰
右
舍
咀

嚼
慨
歎
的
熱
情
尚
未
散
去
，
他
老
婆
用
肇
事
一
方
賠
償
的
錢
，
新
建

的
小
洋
樓
已
經
開
始
外
牆
裝
飾
了
。
女
人
不
比
男
人
堅
強
，
卻
比
男

人
綿
長
。
無
論
如
何
，
日
子
總
得
過
下
去
吧
。

當
消
息
傳
到
我
的
耳
朵
裡
時
，
北
京
奧
運
會
剛
剛
結
束
。
煙
花
易

冷
，
誰
也
不
會
記
得
這
個
被
我
稱
作
隔
壁
大
叔
的
人
，
在
這
個
世
界

上
默
默
地
走
過
一
遭
。
只
是
我
總
是
忘
不
了
，
他
倚
牆
抽
煙
的
樣

子
。
一
身
黃
綠
色
的
軍
大
衣
，
衣
襟
隨
意
敞
開
着
，
裡
面
露
出
的
紅

毛
衣
，
在
雪
後
的
陽
光
裡
，
耀
紅
了
我
的
眼
。

穿紅毛衣的隔壁大叔

彥
：
有
人
曾
把
您
稱
作﹁
登
山
詩
人﹂
哩
！

鄭
：
是
的
。
還
有
些
人
因
我
有
些
詩
是
寫
登

山
的
，
便
又
把
我
歸
為﹁
山
水
詩
人﹂
。

此
外
，
我
寫
︽
衣
缽
︾
時
，
是
站
在
行
列
裡

一
個
受
軍
訓
的
學
生
，
寫
着
詩
也
流
了
淚
，
止

此
而
已
。
也
就
有
人
稱
我﹁
愛
國
詩
人﹂
了
，
卻
是

愧
不
敢
當
的
。

彥
：
您
是
中
年
一
代
的
詩
人
，
您
覺
得
在
對
年
輕

詩
人
影
響
方
面
，
應
該
起
一
些
什
麼
作
用
？

鄭
：
我
們
中
年
一
代
的
詩
人
不
合
適
告
訴
青
年
應

該
寫
些
什
麼
內
容
，
而
是
應
該
把
我
們
的
一
點
經
驗

展
示
出
來
，
供
年
輕
一
代
參
考
。
因
為
中
國
政
治
的

影
響
力
太
強
，
大
家
以
為
表
現
內
容
便
是
文
學
最
重

要
的
手
段
，
其
實
並
不
然
。

好
像
造
一
棟
房
子
，
你
假
如
不
知
道
怎
樣
用
木
匠

的
工
具
，
房
子
也
做
不
成
，
這
是
很
簡
單
一
個
道

理
。表

現
內
容
當
然
是
很
重
要
，
但
是
沒
有
把
表
現
的

技
巧
磨
練
好
，
是
一
件
費
力
不
討
好
的
事
情
，
因
為

現
代
詩
有
許
多
的
可
能
性
，
在
表
現
技
巧
上
有
很
多

不
同
的
手
法
，
比
之
弄
其
他
文
學
藝
術
的
人
，
在
安

排
內
容
方
面
，
應
該
更
具
有
理
性
。

彥
：
您
這
裡
所
講
的
理
性
，
指
的
是
什
麼
？

鄭
：
就
是
判
斷
。
從
歷
史
看
下
來
，
然
後
再
往
前
看
，
這
個

是
很
重
要
的
一
個
環
節
。
要
不
然
的
話
，
在
海
外
寫
作
的
人
，

便
沒
有
意
義
。

海
外
的
人
所
處
的
環
境
，
既
不
是
台
灣
的
環
境
，
也
不
是
內

地
的
環
境
，
而
是
另
外
一
個
環
境
，
而
且
這
個
環
境
是
可
以
給

你
多
方
面
表
現
，
給
你
安
安
靜
靜
去
思
考
而
完
全
不
牽
涉
到
任

何
一
種
激
烈
的
爭
鬥
，
作
這
樣
冷
靜
的
思
考
，
就
是
屬
於
一
種

理
性
的
東
西
。
你
要
牽
涉
到
某
一
種
爭
鬥
裡
面
，
可
能
在
短
時

間
裡
頭
，
有
一
些
作
用
，
但
從
長
遠
的
觀
察
來
看
，
就
是
等
於

糟
蹋
了
自
己
。

彥
：
您
剛
才
談
到
吸
收
各
種
表
現
技
巧
的
問
題
，
那
麼
，
您

可
以
談
談
如
何
正
確
對
待
外
國
的
技
巧
嗎
？
您
對
現
代
派
提
出

﹁
橫
的
移
植﹂
有
什
麼
看
法
？

鄭
：
從
事
任
何
一
件
工
作
都
不
能
以
全
盤
搬
到
別
人
的
技
巧

作
為
最
終
目
的
，
剛
才
我
講
到
造
房
子
，
我
們
可
以
用
外
國
人

的
技
巧
來
造
房
，
但
造
出
來
的
卻
是
一
個
中
國
式
的
房
子
，
寫

現
代
詩
不
妨
也
應
這
樣
。

我
們
現
在
許
多
的
現
代
詩
，
沒
有
中
國
傳
統
的
技
巧
，
我
能

說
這
句
話
，
因
為
許
多
人
認
為
我
是
最
具
傳
統
精
神
的
一
個
寫

詩
的
人
，
所
以
我
說
這
句
話
應
該
是
很
誠
實
的
，
沒
有
任
何
的

矯
情
。

我
可
以
說
我
這
個
人
不
是
受
中
國
詩
的
影
響
，
而
是
直
接
和

運
用
外
來
的
技
巧
，
但
為
什
麼
別
人
感
覺
到
我
的
詩
比
較
生
活

化
和
具
有
濃
厚
的
中
國
傳
統
？

第
一
就
是
我
的
詩
中
貫
穿
着
傳
統
的
情
操
，
這
是
外
國
人
沒

有
的
。

我
在
詩
裡
表
現
的
敦
厚
、
任
俠
這
種
情
操
，
是
屬
於
傳
統

的
，
這
跟
技
巧
不
是
有
直
接
的
關
連
。

我
曾
說
技
巧
是
要
來
表
現
內
容
，
就
是
說
即
要
表
現
中
國
內

容
，
也
不
一
定
要
用
中
國
傳
統
的
技
巧
。

在
台
灣
，
為
什
麼
大
家
非
議
現
代
詩
人
，
我
想
原
因
很
多
。

第
一
原
因
是
許
多
現
代
詩
並
沒
寫
得
很
成
功
；
第
二
是
這
個

藝
術
本
身
推
廣
的
問
題
。
譬
如
西
洋
很
多
好
電
影
，
像
歐
洲
拍

的
電
影
，
中
國
大
多
觀
眾
，
甚
至
有
大
學
教
授
去
看
了
之
後
，

覺
得
真
是
沒
有
意
思
，
不
如
黃
梅
調
電
影
好
，
不
如
紹
興
的
越

劇
有
意
思
，
一
般
人
不
會
去
欣
賞
西
洋
現
代
電
影
藝
術
創
造
，

這
是
同
樣
的
情
況
。

（
說
鄭
愁
予
之
八
）

寫着詩也流眼淚

近
期
看
到
有
中
醫
談
及
退
燒
藥
引
起
的
小
兒
問
題
，
嚴
重
可

致
心
臟
病
，
輕
致
近
視
，
原
來
亦
與
其
有
關
。

之
前
已
談
過
，
發
燒
其
實
對
身
體
有
益
，
體
溫
高
一
度
，
免

疫
力
會
增
四
成
。
退
燒
藥
是
不
理
病
因
，
只
驅
趕
病
徵
。
退
燒

藥
的
原
理
是
腰
斬
負
責
解
毒
的
肝
臟
正
在
進
行
的
工
作
，
肝
被

退
燒
藥
叫
停
，
不
工
作
了
，
體
溫
自
然
就
降
。
但
原
本
要
做
的
解
毒

工
作
怎
樣
？
病
毒
殺
不
了
，
也
排
不
了
，
便
留
在
人
體
某
處
，
待
下

一
次
發
病
時
，
便
會
比
上
一
次
嚴
重
得
多
。

的
確
，
就
算
知
道
發
燒
不
會
引
致
燒
壞
腦
︵
即
腦
炎
，
而
發
燒

是
其
病
徵
，
而
不
是
發
燒
引
起
腦
炎
︶
，
仍
教
大
部
分
家
長
憂
心
忡

忡
。
而
且
身
體
好
的
孩
子
，
不
易
退
燒
︱
︱
就
算
不
是
吃
了
退
燒

藥
，
身
體
就
算
未
康
復
，
體
溫
也
會
暫
時
退
下
來
，
好
像
也
要
稍
稍

回
氣
︵
也
可
能
是
體
氣
不
夠
︶
，
通
常
早
上
稍
息
，
晚
上
便
會
又
發

燒
了
，
令
家
長
非
常
擔
心
。

我
家
菲
律
賓
工
人
卻
這
樣
說
：﹁
鄉
下
流
傳
的
說
法
是
，
三
天
內

無
論
燒
多
久
，
退
多
久
，
高
或
低
，
都
不
用
害
怕
，
孩
子
是
在
打
仗

而
已
，
之
後
會
更
健
康
。﹂
我
家
孩
子
的
經
驗
是
，
初
起
感
冒
沒
有

發
燒
，
一
吃
中
藥
便
發
燒
了
，
兩
日
後
退
燒
，
其
間
配
合
小
兒
按

摩
，
康
復
後
咳
嗽
和
鼻
水
也
不
會﹁
長
手
尾﹂
。

我
見
過
很
多
退
燒
的
孩
子
，
燒
是
退
了
，
但
往
後
不
是
咳
很
久
，
就
是
鼻
敏

感
。
病
毒
燒
不
死
，
身
體
唯
有
用
其
他
渠
道
排
出
，
但
本
身
是
需
要
用
高
溫
燒

死
的
病
毒
，
就
是
因
正
常
渠
道
排
不
了
，
才
令
人
體
需
要
發
燒
，
你
不
讓
他
發

燒
，
人
便
長
期
進
入
紊
亂
狀
態
了
。

而
除
了
病
本
身
之
外
，
退
燒
藥
在
攻
擊
肝
臟
的
過
程
，
亦
令
肝
受
傷
。
小
孩

愈
來
愈
早
近
視
，
也
與
此
有
關
。
肝
和
眼
的
關
係
密
切
不
可
分
，
大
家
都
知
道

眼
黃
是
肝
病
的
預
警
︱
︱
肝
硬
化
愈
嚴
重
，
眼
睛
就
愈
黃
。
至
於
為
何
有
心
臟

病
？
試
想
像
一
煲
水
在
沸
騰
，
裡
面
的
菌
將
被
殺
死
了
，
你
卻
立
刻
扔
下
大
量

冰
塊
，
使
其
不
能
再
沸
。
這
種
溫
差
就
會
令
心
臟
受
傷
，
所
以
感
冒
入
院
的
孩

子
，
若
非
燒
到
三
十
九
點
五
度
，
是
不
會
餵
退
燒
藥
的
，
而
不
少
地
方
更
寛

鬆
，
會
把
指
標
定
在
四
十
一
點
五
度
。

退
燒
藥
比
抗
生
素
更
傷
害
身
體
，
而
接
種
疫
苗
後
退
燒
，
比
只
接
種
疫
苗
不

退
燒
也
更
大
傷
害
。
若
你
相
信
疫
苗
，
就
更
明
白
它
是
要
身
體
跟
病
毒
打
一
場

仗
，
打
了
病
毒
進
去
，
又
不
讓
身
體
發
燒
戰
鬥
︱
︱
你
想
孩
子
會
怎
樣
呢
？

發
燒
，
只
要
適
當
處
理
︵
即
針
對
病
的
原
因
，
用
任
何
非
壓
抑
的
方
法
如

中
醫
、
順
勢
療
法
、
精
油
等
也
好
︶
，
孩
子
會
更
健
康
，
因
為
免
疫
系
統
又
學

習
了
新
的
東
西
。
上
星
期
，
我
的
幼
子
自
出
生
到
一
歲
多
，
第
二
次
病
倒
，
今

次
是
腸
胃
感
冒
，
首
兩
天
因
為
不
肯
吃
中
藥
，
只
靠
媽
媽
的
按
摩
，
斷
斷
續
續

發
燒
退
燒
。
第
三
天
我
們
餵
得
較
有
技
巧
，
他
也
好
像
明
白
不
吃
不
行
，
服
了

半
碗
，
心
情
也
好
多
了
，
一
天
後
完
全
退
燒
。
親
戚
後
來
便
留
意
到
，
他
足
足

高
了
兩
厘
米
。
這
也
是
人
智
醫
學
裡
，
說
明
發
燒
幫
助
成
長
的
好
處
。

退燒藥的禍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余
生
亦
晚
，
抗
日
戰
爭
開
始
時
，
我
才
十
一
歲
，

讀
初
中
一
年
級
。
但
家
鄉
中
不
乏
滿
腔
熱
血
的
革
命

青
年
，
其
中
也
有
中
共
黨
員
，
組
織
青
年
抗
敵
同
志

會
︵
簡
稱
青
抗
會
︶
、
銀
河
劇
團
，
進
行
抗
日
宣

傳
。
小
小
年
紀
的
我
，
也
成
為
抗
日
宣
傳
隊
的
一

員
。
跟
隨
哥
哥
姊
姊
們﹁
上
山
下
鄉﹂
，
到
農
村
山
區
宣

傳
抗
日
大
道
理
。
特
別
有
一
位
大
哥
哥
，
擅
長
用
潮
州
話

寫
一
些
抗
日
歌
謠
，
用
潮
州
人
最
喜
聞
樂
聽
的
淺
白
押
韻

的
歌
謠
︵
即﹁
潮
州
歌
仔﹂
︶
，
由
我
拿
去
各
處
張
貼
，

並
教
鄉
村
農
民
詠
唱
，
我
還
記
得
隨
銀
河
劇
團
到
處
演
出

街
頭
話
劇
︽
豆
餅
︾
。
內
容
是
說
東
北
地
區
日
本
侵
略
軍

到
處
搜
捕
抗
日
游
擊
隊
員
，
我
扮
演
一
個
年
幼
無
知
的
小

童
，
當
日
軍
來
到
村
裡
，
有
一
個
游
擊
隊
員
藏
在﹁
豆

餅﹂
︵
即
大
豆
榨
油
後
的
豆
渣
壓
成
餅
狀
供﹁
施
肥﹂
之

用
︶
堆
之
中
。
日
軍
到
來
，﹁
鞭
打﹂
我
這
個
小
童
，
逼

令
指
出
游
擊
隊
員
藏
身
之
地
，
我
當
時
就
指
着
豆
餅
堆
，

結
果
游
擊
隊
員
被
捉
走
。
扮
演
父
親
的
回
家
，
知
道
了
這

件
事
情
，
大
義
滅
親
，
就
當
場
把
這
個﹁
逆
子﹂
槍
斃

了
。我

的
父
親
是
個
老
革
命
，
抗
日
戰
爭
初
起
，
國
共
再
度

合
作
，
他
由
香
港
回
到
潮
汕
擔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十
二
集

團
軍
政
治
部
少
校
幹
事
，
由
翁
照
垣
︵
十
九
路
軍
旅
長
︶

任
主
委
的
廣
東
第
八
戰
區
抗
日
自
衛
團
的
幹
部
訓
練
所
任
訓
導
主

任
。我

的
兩
位
哥
哥
，
都
曾
經
參
加
抗
日
游
擊
戰
爭
。
大
哥
吳
逸
民
參

加
粵
北
游
擊
隊
，
並
任
省
委
機
要
交
通
員
。
後
受
命
到
中
山
大
學
復

學
，
擔
任
農
學
院
黨
支
部
書
記
，
從
事
學
運
工
作
。

我
的
二
哥
吳
健
民
在
中
學
時
期
就
已
經
輟
學
參
加
潮
汕
抗
日
游
擊

戰
爭
，
曾
擔
任
韓
江
抗
日
縱
隊
支
隊
政
委
等
職
。

父
兄
都
是
文
人
，
並
不
是
武
將
，
他
們
都
是
以
政
治
工
作
和
宣
傳

武
器
作
戰
。
在
抗
日
戰
爭
中
，
由
於
中
國
的
教
育
工
作
落
後
，
文
盲

眾
多
，
文
化
宣
傳
工
作
並
不
亞
於
武
裝
鬥
爭
。

我
家
都
在
父
親
的
教
導
下
，﹁
老
老
實
實
做
人
，
不
爭
名
不
爭

利
。﹂
父
兄
都
是
資
格
很
老
的
老
革
命
，
但﹁
官
位﹂
卻
比
他
們
的

資
歷
為
低
。
為
了
民
族
解
放
，
人
民
利
益
，
這
些
又
算
什
麼
呢
。

我家與抗日戰爭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前
一
陣
子
，
網
上
流
行
一
篇
日
誌
，
稱

人
的
情
緒
與
身
體
疼
痛
有
關
。
文
章
引
述

多
個
心
理
專
家
的
觀
點
，
表
示
我
們
平
時

的
心
理
壓
力
，
其
實
是
很
多
身
體
疾
病
的

﹁
病
根﹂
。
日
誌
裡
舉
了
不
少
例
子
，
當

中
有
一
些
是
大
家
熟
悉
的
，
如
壓
力
和
情
緒

的
起
伏
會
引
起
偏
頭
痛
。

然
而
，
日
誌
中
也
有
一
些
比
較
少
見
，
甚

至
讓
人
疑
惑
的
說
法
。
例
如
作
者
稱
，
若
膝

蓋
出
現
疼
痛
，
就
表
示
你
可
能
過
於
驕
傲
自

大
。
因
為
慢
性
膝
蓋
疼
痛
是
過
於
忠
於
自
我

的
結
果
，
如
果
學
會
謙
虛
的
話
，
就
會
改
善

膝
蓋
疼
痛
的
情
況
。
對
於
許
多
人
來
說
，
這

個
例
子
可
能
就
顯
得
難
以
理
解
，
然
而
可
能

礙
於
篇
幅
限
制
，
日
誌
並
沒
有
詳
細
解
釋
，

為
何﹁
膝
蓋
痛﹂
與
人
的
自
大
程
度
有
關

係
。
當
看
到
一
段
文
字
︵
即
使
聲
稱﹁
有
科

學
根
據﹂
︶
，
若
它
直
接
從
敘
述
跳
到
結

論
，
而
缺
少
了
中
間
的
詳
細
解
釋
，
我
們
就

必
須
十
分
小
心
。
最
好
的
做
法
，
當
然
是
自

己
親
自
求
證
，
查
閱
資
料
，
甚
至
詢
問
多
個

專
家
。
當
然
，
我
們
不
一
定
有
時
間
去
做
這
些
事
情
。
那

我
們
起
碼
能
做
的
，
是
多
留
疑
問
，
以
及
在
轉
發
給
朋
友

的
時
候
，
多
加
一
句﹁
我
並
不
確
定
這
是
真
的
，
因
為
它

沒
有
詳
細
的
解
釋
過
程﹂
。

也
許
閣
下
會
覺
得
，
網
絡
的
資
料
，
只
供
看
客
打
發
時

間
，
何
必
如
此
認
真
。
誠
然
，
許
多
網
絡
資
訊
，
只
是
博

人
一
笑
。
然
而
，
若
我
們
養
成
一
種
慣
性
思
維
，
就
會
造

成﹁
別
人
告
訴
我
什
麼
，
我
就
說
什
麼﹂
的
現
象
，
害
人

害
己
。
害
己
之
處
不
必
多
說
；
害
人
在
於
，
因
為
輿
論
把

某
個
名
人
推
上
風
口
浪
尖
，
甚
至
冠
以
莫
須
有
的
罪
名
，

令
其
最
終
不
堪
重
負
，
留
下
一
句﹁
人
言
可
畏﹂
就
離
開

人
世
，
或
者
終
日
活
在
不
安
和
難
過
當
中
。
一
人
的
一
點

口
水
，
匯
集
起
來
，
可
以
覆
舟
，
甚
至
可
以
覆
他
人
的
生

命
之
舟
。

健康與情緒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因為讀一本書，因為聽一首曲子，而淚流滿面，
最近有過幾次。
那天，散步去社區公園，跳廣場舞的大媽們正在
歡快地鬧騰。一曲剛停，一曲又起。這次是一首曾
經熱播電視劇的主題曲《九兒》 。高亢深厚的音
樂響起的一瞬間，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淚奔。
我急忙掩飾自己，把帽子往下壓了壓，轉身急步離
開人群，找了一個僻靜處調整自己。
電視劇裡的九兒，有一次也是在路邊的土磴子坐
下，忍不住號啕大哭。那次，她被自己的嫂嫂出賣
給土匪。而上一次出賣她的，是她的初戀情人。她
和他相約私奔，月上柳梢頭的時候，她等來的卻是
土匪的綁架。第一次她沒有哭，因為她不相信情人
會出賣她。第二次她一出土匪窩就忍不住慟哭，因
為她的內心已經絕望了。為了討好嫂嫂，她委曲求
全，甚至把自己唯一的兒子過繼給嫂嫂，只為了讓
嫂嫂能容下自己，可是她還是被出賣了。
就在那一次痛哭之後，她絕地反擊。她不再做好
人，而是以牙還牙，以惡制惡。她放下魚餌，設了
圈套，終於讓偽善惡毒的嫂嫂生不如死。九兒形容
自己，說她小時候被人扔下井底，居然能夠靠自己
的頑強，一點一點爬上來了。在人生裡，她確實有
九條命。每一輪的劫難都消耗掉她的一條命。最
後，她為了救自己的親人，豁了最後一條小命出
去。
九兒是戲劇中的人物。她的命運有作家來掌控。
而在現實人生裡， 我們有多少心力、有多少勇氣
為了活下來，忍受一次一次的打擊和失敗呢？命運
似乎並不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裡。有時候改變你的

命運的，是我們所處的大時代。而有時候，改變你
的命運的人卻是你的至親，是無常，是一個偶然。
有一天，一個讀者給我寫信，說希望和我見面，
不是為她自己，是為了將她姐姐的故事講給我聽。
她說，她都快憋壞了，一定要講一講姐姐的人生。
因為好奇，我無力拒絕這樣的請求，就和她約在
一家僻靜的咖啡館見面。那天，她來了，背了一個
大包。我才知道她剛下火車，立馬覺得很過意不
去。我粗心了，沒有問清楚她是不是和我在同一個
城市。她說沒有關係，她正好有事情要來北京。
在她說姐姐的故事之前，她從包包裡拿出了一本
相冊，翻開給我看。她說，姐姐年輕時候特別像電
影《冰山上的來客》裡的那個女特務假古蘭丹姆，
美麗，妖嬈，微笑裡就有殺傷力，幾乎沒有男生不
喜歡她，不惦記她的。好在她們的爸爸是當地的長
官，一般小混混不敢對她使壞，當然，一般家庭的
好男生也會退避三舍，即使心動也不敢盲動，所
以，美麗的姐姐無憂無慮地平平安安地高中畢業
了。
那年，政策要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了讓哥哥
留在城裡，姐姐不得已下鄉了。就在姐姐插隊的知
青隊裡，有一位英俊的男生和姐姐好上了，可惜，
他出生寒門。父親知道之後，托關係讓姐姐以病退
的形式回了城。但是，倔強的姐姐決意要和她的初
戀情人結婚，父親把姐姐鎖在家裡一個多月，後來
還是在做妹妹的她的掩護下，姐姐逃了出去，但
是，私奔的姐姐很快被父親的人找了回來。那個固
執、忠誠於愛情的男生被棍棒打得半死，姐姐也被
哥哥打得頭破血流，最後送進了醫院，頭上身上縫

了十七針。
很多年以後，

父親和哥哥終於
醒悟了，後悔
了，但是一切已
經來不及了，他
們只能自食其果。被廢了的姐姐，從此成為他們生
活裡的一道陰影，一個沉重的包袱。他們愧疚，他
們不安，他們憤怒，但是，又有什麼用呢？
話說姐姐從醫院出來後，就好像變了一個人，消
極、懶散、抑鬱。這似乎是她內心反抗可以表達出
來的唯一的方式。後來，她遵從父親的安排嫁給了
另外一個城市的門當戶對的官二代。婚後第二年，
她生下了一個兒子，但她一直恍恍惚惚，不怎麼管
兒子，好在兒子也不需要她去操心，因為兒子是全
家的寶貝，閤家的中心。如果命運就此順風而流，
也還是可以過得去的，可是大的變故很快就到了。
兒子七歲那年，五一假期，一直和她不怎麼親近

的兒子對她說：「媽媽，我想出去玩。」她就帶他
去了一個朋友的家裡。那個朋友在郊區有一所大房
子，剛剛裝修完，只有樓頂還沒有完工。她和朋友
坐在樓下喝茶聊天，兒子和朋友家的小孩玩。沒有
想到，孩子們到了樓頂玩捉迷藏，兒子一不小心從
樓頂上摔了下來，他再沒有力氣開口叫她媽媽。
她的丈夫一家人聞訊之後，趕到醫院。奶奶當場
昏倒，她的丈夫拔出腰間的手槍，對着她就是一
槍，她嚇呆了，跌倒的一瞬間，子彈從頭頂上飛了
過去。
接下來的故事是，知道消息的父親和哥哥在第一

時間開出了警車，把姐姐救了回來。從此，她再也
沒有回過那個傷心之地。她的丈夫以最快的速度和
她離了婚，然後以最快的速度再婚，又生了一個兒
子。
再度回到娘家的姐姐徹底成了哀莫大於心死的寄

生蟲。她不出去工作，也不做家務，別人吃什麼，
她就跟着吃什麼。家裡如果沒有吃的，她也可以不
吃。她對父親說：「我的命運是被你們改變的。那
麼，你們就要管到底。」
長話短說，她後來又結了三次婚，但是，很奇
怪，最後都因為男人家暴而離婚。現在，她仍然和
一個暴力男在一起，她習慣了那個男人的反覆無
常，也習慣了他的拳打腳踢。家裡人已經不敢管，
也不想管了。父親病重臨終前，派人找過當年姐姐
的初戀情人，他想有所彌補。但是，那個男人早已
經結了婚，有兩個孩子，生活平靜而安逸。
坐在我對面的講述者，幾次停頓、抽泣。她說，
從小和姐姐最親，現在姐姐幾乎也只和她還有一點
往來，和哥哥已經斷絕了關係。她是姐姐死水一般
的生活中的一棵活的水草，她眼看着姐姐活成了一
具行屍走肉，有時候真覺得也許姐姐當年死了，也
比現在這樣無意義地活着好。
那天下午，我幾乎沒怎麼說話。除了陪她一起傷

感流淚之外，我不知道可以說什麼。不痛不癢的安
慰的話顯然她是不需要的，而我也已經逐漸養成了
不對他人妄加評論的習慣。因為，命運這個東西，
誰也拿不準的。
只是聽了這樣的故事之後，難免會思索再三，最
後也無解。只是不確定地想，也許對她的姐姐來
說，其內心還沒有來得及成熟圓滿，就被人揍扁
了，摔碎了，從此，再也沒有能力自我修復。
因為，她只有一條命，而不像電視劇裡的九兒那

樣擁有貓一樣的九條命。終究，戲劇是戲劇，人生
歸人生。

為什麼我們常常淚流滿面

百
家
廊

阿

琪

書
展
開
鑼
，
嫩
模
及
年
屆
五
十
歲
的
前

選
美
冠
軍
羅
霖
均
出
寫
真
先
聲
奪
人
，
但

不
及
六
歲
的
楊
鎧
凝
︵C

eline

︶
惹
爭

議
。外

號﹁
美
心
妹
妹﹂
的
楊
鎧
凝
，
在
今

年
書
展
推
出
︽
童
萌
時
光
︾
寫
真
集
，
部
分
相

片
在
床
上
拍
攝
，
特
寫
她
的
睡
姿
，
又
露
出
內

褲
、
特
寫
臀
部
，
更
有
一
張
是
張
大
雙
腿
，
被

斥
意
識
不
良
，
遭
各
方
炮
轟
。
出
版
社
有
鑒
事

態
嚴
重
，
臨
時
取
消
原
定
舉
行
的
簽
名
會
，
該

書
也
即
時
下
架
，
出
版
社
及
攝
影
師
就
事
件
致

歉
。
警
方
亦
已
就
有
關
刊
物
涉
及
兒
童
不
雅
照

片
而
介
入
調
查
。

我
在
書
展
期
間
舉
行
講
座
，
記
者
來
訪
問

我
，
談
到
美
心
妹
妹
的
寫
真
集
掀
起
風
波
，
問

我
回
應
。
我
老
實
跟
他
們
說
：﹁
我
沒
看
過
，

但
很
同
情
美
心
妹
妹
，
試
想
一
個
六
歲
小
朋

友
，
本
來
準
備
打
扮
得
漂
漂
亮
亮
出
席
簽
名

會
，
卻
臨
時
取
消
了
，
對
她
是
個
打
擊
，
希
望

大
人
不
要
對
她
說
些
尖
酸
刻
薄
的
說
話
，
令
小

朋
友
面
對
不
必
要
的
壓
力
，
最
適
宜
低
調
處

理
。﹂幾

乎
各
方
矛
頭
直
指
美
心
妹
妹
的
媽
媽
，
質

疑
她
沒
有
好
好
保
護
女
兒
，
更﹁
賣
女
求

榮﹂
，
楊
媽
媽
解
釋
出
寫
真
集
是
為
女
兒
留
紀

念
，
沒
有
收
取
出
版
社
分
毫
，
拍
攝
時
全
程
在

場
，
但
沒
有
參
與
揀
相
。

楊
媽
媽
讓
女
兒
拍
寫
真
的
出
發
點
是
好
，
又

澄
清
是
義
拍
，
即﹁
賣
女﹂
之
責
不
成
立
，
卻

太
過
掉
以
輕
心
，
保
護
女
兒
的
危
機
感
極
低
，

事
前
沒
了
解
操
刀
的
攝
影
師
專
長
是
拍
嫩
模
寫

真
，
其
中
意
識
極
大
膽
的
周
秀
娜
寫
真
集
就
是

出
自
其
手
筆
，
她
曾
否
詢
問
過
攝
影
師
會
用
甚
麼
手
法
拍

自
己
的
小
女
兒
？

楊
媽
媽
既
然
跟
足
拍
攝
，
難
道
在
現
場
沒
意
識
到
有
某

些
甫
士
過
火
嗎
？
事
後
竟
又
不
參
與
揀
相
。
或
許
她
沒
有

防
人
之
心
，
但
也
應
去
為
女
兒
挑
選
角
度
最
好
的
照
片
來

作
最
美
好
的
紀
念
。
及
至
寫
真
集
在
書
展
擺
賣
，
她
可
有

爭
取
女
兒
寫
真
不
要
與
其
他
嫩
模
的
性
感
寫
真
集
放
在
同

一
區
？
楊
媽
媽
都
疏
忽
了
。

「美心妹妹」媽媽「賣女求榮」？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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